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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日早晨起来，我到门前
去，忽然就停了步，路两旁的野
菊花竟开了，开了一丛，开了一
片，有的竟开到路上来了。我俯
下身去，不由得亲吻了一朵、两
朵、三朵……

野菊花，自然是不同于那
些长在城市公园的菊花的，那
些菊花是靠人伺候着，要风得
风，要雨得雨，粉的、黄的、蓝的、
白的……色彩斑斓，艳丽多姿，
雍容华贵得很。而野菊花，在于

“野”，野地里生，野地里长，野地
里开，满身都是山野的气息、泥土
的味道，没有谁在意她，她也没有
祈求谁去在意她，她说长起来就
长起来了，说开花就开花了。

野菊花的花朵小，指盖那么
大，花色也单一，就是黄。但她
却一点不粉饰自己，就那么野着
开了，一下子就把那野地野成了
金的色，就让秋末冬初的天地妖
娆起来，也庄重起来，温暖起来。

我顺着那山路走，就看到野
菊花一直开到那山巅上去，朝霞
就和她接住了头。山那边哩？
定然也是满满的野菊花。

那山脚下，是有人家的，土
墙红瓦，炊烟已跑出来了，不烟，

不燥，是淡淡的香。那野菊花环
绕的庭院开了门，80岁的姑奶裹
着头巾出来了，她笑着和我打着
招呼：“我知道有人来了。快屋
里坐。”

“您老咋知道哩？”
“野菊花给我捎信儿了。”她

说着就呵呵地笑了，“你瞅瞅我
捋的菊花，多排场。收菊花的又
该来了。”

“您老恁大岁数了，真该歇
歇了。”

“可不敢歇，人干着活，才活
得得劲哩。”

姑奶送我出来，顺手就捋了
一把野菊花：“你闻闻，好闻，冲
鼻子香。”

不知何时，她的鬓边竟别了
几朵野菊花。我就笑了。

一只只蜜蜂不知羞，是要把
那野菊花吻个遍吗？我跟着那
蜜蜂到表叔的蜂场去，表叔说：

“你瞅瞅，那蜜蜂采着菊花粉、菊
花蜜回来了，又出去了；你瞅瞅，
野菊花开哩！”

“就是。野菊花开哩！”
我往回走的时候，那野菊花

开得更灿烂了，我不由得又说了
一句：“野菊花开哩！”

野菊花

前不久，年过六旬的母亲烫
了一个漂亮的卷发，原本花白的
头发也被染成板栗色，微卷的短
发让她看起来气质优雅，一下子
年轻了十多岁。她走亲访友，赢
得了阵阵夸赞，谁见着她都说她
适合卷发，母亲自然十分欢喜。
见此，我不无遗憾地对她说：“早
知道您烫发这么好看，我早该拉
您到理发店打理头发了。”母亲
呵呵地笑了下，然后突然哽咽了
一下，小声地哭出声来。

我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不
知道该如何是好。可母亲平静
后，给我讲了一段尘封了四十多
年的辛酸往事，我这才恍然大悟。

四十多年前，大姨出嫁时，
母亲正是十八岁的青春年华，那
时农村也悄然兴起烫发热，很多
年轻姑娘都烫了卷发，披着大波
浪十分迷人。爱美的母亲自然
也想卷一个，但她担心外公数
落。实在是羡慕到极点的时候，
母亲偷偷地拿出积攒了三个月
的零花钱跑到理发店，烫了一个
当时很流行的波浪卷。

母亲原本就生得娇俏可爱，
烫了头发后更是楚楚动人，大家
夸得她心花怒放。可是，她一回
到家里，便遭到了外公的强烈呵
斥。在县城当干部的外公有着
严重的封建思想，他认为烫发是
不守妇道的行为，非要拿剪刀把
母亲的卷发剪掉。

母亲飞快地跑开，外公就一
直在后面拿着剪刀追赶。母亲

在邻居家东躲西藏，外公就一家
一家地找，后来母亲干脆躲进草
垛里，才避开气势汹汹的外公。
直到晚上又累又饿，母亲才偷偷
溜回家，可依然躲不过外公的家
长专制。尽管外婆极力阻拦，母
亲还是被外公按住脑袋，剪掉了
刚刚做好的漂亮卷发。那一天，
母亲伤心极了，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还绝了食。从那之后，母
亲就开始疏远外公，也就是从那
时起，母亲就再没有烫过卷发，
也没有提过卷发的事。

想起多年前，二叔结婚时，
婶婶披着一头漂亮的卷发，当时
我曾无比期待地对母亲说：“妈，
这头发真好看，您也去烫一个一
样的吧。”母亲别过头去，不说
话。我以为她没听见，又重复了
一遍，哪知她大发雷霆：“你小孩
子家，知道啥好看不好看，一头
卷发，像稻草一样，好看个鬼！”

若不是我前阵子做头发
时，三番五次建议在一旁等待
的母亲也把头发弄一弄，理发
师又极力配合我不停地劝说母
亲，我估计，这辈子她都不会烫
卷发了。母亲烫发后，爱上了
边照镜子边抿嘴微笑，看着镜
子中自己神清气爽的样子，母
亲总是感叹道：“还是现在的社
会好，想烫卷就烫卷，想拉直发
就拉直，想染啥色就染啥色，真
的好幸福！”看着她快乐而满足
的样子，我知道，她内心的伤口
已渐渐愈合。

母亲爱卷发老伴老洲年轻时脾气大，越老
性格越绵软。娶大儿媳那会儿，我
悄悄打听了，都说这姑娘脾气不好，
可大儿子却和她对了眼缘。我让老
洲和我统一战线，反对大儿子这门
婚事，但老洲却反过来劝我，说婚姻
这事儿说到底还是他们自己的事，
鞋子合不合适脚知道，再说，大儿子
老实内向，娶个泼辣媳妇正好互补。

大儿媳娶进门，果然不出我所
料，天天和大儿子吵架，有一次大儿
子脸上还挂了彩。按理，大儿子和
大儿媳吵架，八成是大儿媳不对，但
两人每次吵架，老洲都和大儿媳站
一队儿，劈头盖脸对大儿子一通呵
斥。我若私下吐槽大儿媳，老洲就
和我吹胡子瞪眼，说聪明婆婆只夸
儿媳好，这样才有利于家庭和谐。

最气人的是，大儿子自从结婚
后，一毛不拔，逢年过节也不知道给
父母买点礼物，我还得“倒行孝”，管
吃管喝，给孙子孙女红包。老洲说，
这事儿不能怪儿媳，是我们教子无
方。老洲还劝我万事多看他人的闪
光点，比如大儿媳吃苦耐劳，是过日
子的好手，头脑活络，做生意做得风
生水起。至于从未送公婆礼物这事
儿，不是她心里没有，而是觉得咱俩
还年轻，经济上不需要儿女帮忙。

老洲净是歪理儿，不过他这样
一分析，我气也没了，看人就需全面
分析，对儿媳也是如此，不能老盯着
缺点而忽视优点。老洲说，这就对
了，猛夸优点准没错儿。

打那儿我也学会了，逢人便夸
儿媳优点，夸顺嘴了，有时当着面也
夸奖她几句，她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说她做得还不够。婆媳关系越夸越
和睦了。老洲那年住院，大儿媳抢
着交了住院费，跑前跑后，比亲女儿
还上心。老洲说的没错，儿媳也是

孩子，难免有做得不周的地方，做公
婆的得给她时间，用亲情和关爱包
容人家，时间久了，处出感情来了，
婆媳也会亲如母女。若刚开始接触
便因琐事发生争执，一旦出现裂痕，
再修补就难了。

老洲不仅在家当和事佬，自从
退休后，若听我那群老闺密痛说婆
媳矛盾，便拿出教育我的那套理论
讲给大家听，并亮出我家的成功案
例。渐渐地，老洲这和事佬算出名
了，谁有家务事也愿意找他唠唠，老
洲每次都耐心劝导。别说，还真有
效，家庭发生矛盾时，就得有个中间
人调解一下，小摩擦小矛盾，做老人
的要先有个宽容的态度，给年轻人
一个成长、改错的过程和时间。

这几年，老洲在我们小区都成
“妇女主任”了，谁家有事都愿意找
他帮忙，我为此常揶揄他，一个大男
人，管这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
儿，真是的。老洲嘿嘿乐，怼我，这
事就得老爷们管，老爷们嘴严，不会
把人家家务事到处传，这话不假。
老洲每次调节家庭矛盾，不是让我
去超市买菜，就是让我去跳广场
舞。他说我嘴欠，须切断“传播途
径”。

如今，我和老洲都七十多岁了，
我也由着他了，爱管“闲事儿”随他
便吧。老洲冲我瞪眼儿：“啥是管闲
事儿，我这是管正事儿，家和万事
兴，看到经我调解的家庭和和睦睦，
我心里也亮堂，心情好了，吃嘛嘛
香，身体倍儿棒。”

老洲还嘱咐我，必须支持他的
工作，首先得保证自己家庭幸福，婆
媳和睦，否则会砸了他“金牌”和事
佬的好名声。

这还用他说，我这几年耳濡目
染的，也能当半个和事佬了。

老伴的解忧“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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